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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鄂伦春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这
部书，收集了很多实地调查整理的口述资
料，很感性地记录了宗教文化残余的部
分，较为客观地呈现了萨满这一神秘的文
化现象。给我们谈谈你对萨满文化的研
究过程，书是如何写成的。

关：小的时候看到过萨满跳神，不懂，
感觉很害怕。大一点后，跳神就被禁止
了。和其他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鄂伦春人
一样，只知道萨满是很神秘的，山上生活
的长辈们常会说起这些。

真正接触萨满文化还是在 1990 年，
吉林社科院的富育光，还有另一个民俗学
者王宏刚，他们一行来到十八站，搞鄂伦
春萨满调查研究。那时我在十八站当副
乡长。我接待了他们，我陪他们去采访过
去的萨满孟金福，那时孟还健在。此外，
还采访了 10 多个老人，孟永尼、关扣尼
等，过去也都是萨满。这期间，调查组在
呼玛河大桥，让孟金福和关扣尼等，现场
表演了萨满祭祀仪式。他们把这个仪式
的录像带到了匈牙利举办的国际萨满教
研讨会。

从这以后，我就意识到鄂伦春的萨满
文化是有很大影响的。1991年世界萨满
教研讨会在长春举办，他们也请我去了。
在那儿我接触到世界各国研究萨满教的
专家。从这时起，开始收集研究有关萨满
的资料书籍。我在工作期间，抽时间继续
萨满调查，那时村里的老人们都健在。
1993 年我出版了小册子《鄂伦春风俗概
览》。这本书有不少调查的成果，比如，王
肯先生（《鄂伦春族小唱》的词作者）1956
年把萨满神服用图画下来，可是各个部位
都叫什么名称有什么寓意却并不清楚。
这本书出版，给我以很大的鼓舞，我开始
抽出更多的时间做这方面的调查，听老人
们讲故事，讲有关萨满的经历，讲神像、神
偶、各种萨满仪式、神曲等等，资料越集越
多，很多有关萨满的现象也越来越清晰起
来。这期间，我接待了更多的来这里调研
的民俗研究者，还参与了拍摄鄂伦春传统
狩猎生活的影视剧等。1998年，我的“鄂
伦春族萨满教调查”水到渠成变成了一本
厚厚的书。1999年，日本第一书房将这本
书全文翻译出了日文版。

唐：提到萨满，人们想到的往往是跳
大神的，并简单地归类于一种迷信活动。
这种流行的看法，其实包含着很多误解和
偏见，可以说是一种“没文化”。它忽略了
萨满存在的具体背景，意识不到萨满在那
种特定的原始生存境遇中的真实意义，单
就一种显现在生活中的文化“幽灵”，来概
括一种古老的生存性的观念体系。另外，
即使人们所说的跳大神，其作用也还有待

认识，比如它与现代西方精神病医学的关
系，与许多精神疗法的相近等等。

关：解放前，鄂伦春一直在森林里过
着原始的游猎生活，这样原始的生存方
式，在世界其它地区也存在。在中国的历
史上古代北方民族肃慎、挹娄以降的阿尔
泰语系的诸民族都信奉萨满教或保留了
某些萨满教遗俗。萨满教因“萨满”而得
名。萨满，在以往的学术界多解释为“因
兴奋而狂舞的人”，这种解释并不接近其
词源古意，也没有道出萨满的主要特征与
基本内涵。今天，我国北方通古斯语族中
的满、赫哲、锡伯、鄂温克、鄂伦春等五个
民族称“萨满”仍沿用这个通古斯古意，其
意为“知晓”、“晓彻”，即能晓彻神意的人，
是神灵的使者，人类的代表，人神的中介
者。

萨满和鄂伦春的氏族长，在生产和生
活当中都是重要角色，生活中的大事小
情，解决什么问题，下一步氏族中有什么
重大活动，都要问卜于萨满。但萨满又常
常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生活中并没有多大
特权。用现代的说法，萨满其实就是生活
中的智者。在举行神事时，他是人与神的
中介。过去，人们不知道天为什么要打雷
刮风，自然现象他不理解，就认为是神或
是萨满在起作用。打猎打不着，他就求助
山神，有病有灾，那时没有医生，他就通过
萨满，请神送神，消除疾病。

唐：萨满作为“智者”赢得人们信任，
据说，还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懂得更多的知
识。比如对中草药的知识。

关：外国学者米·埃利亚德说过这样
的话：“萨满不只是神秘主义者，萨满确
实可以称得上是部族传统经验知识的创
造者和保护者。他是原始社会的圣人，
甚至可以说是诗人。”

唐：你在“调查”一书中，实录了一些
萨满的口述经历。你在后来的调查研究
过程中，接触过类似的跳神治病的事吗？

关：1995年时，关扣尼（原萨满，现为
萨满舞传承人）病了，她在十八站医院住
了两年，病很重。她姐姐关扣杰来找我，
说扣聂献（关扣尼的鄂族名）的神来了，
要鸡血。我去市场买了个活鸡，还有酒
和贡品。孟金福（原萨满）大爷把神衣、
神鼓都准备好了，活鸡供在神位前。先
是孟金福萨满穿上神衣，给她跳神。后
来关扣尼在姐姐的帮助下也穿上神衣，
坐着请神，慢慢站起来，接着跳起来，由
慢到快，随着神歌和鼓声舞动，疯狂地
跳。之前，她连走路都困难，现在穿着那
么重的萨满服，随着鼓声的节奏，连蹦带
跳，舞步旋转，把我惊呆了。突然，她“咣
当”倒下了，一动不动。我吓得够呛。好
长时间，她才缓过来。坐起来抽了一支
烟，站起来，脱下神衣，开始又说又笑，好
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我们一起吃了供
品，吃鸡肉，喝鸡汤，高高兴兴地说笑。

第二天早上，她就出院回家了。
唐：类似跳神治病的奇事也听过不

少，可是，为什么很多人有病了，跳神就跳
不好呢？我读过列维·施特劳斯的一部
书，对此有细密的举证分析。他认为在原
始社会里，人在精神或神经方面的疾患，
远远超过文明社会，因为他们生命中有太
多的偶然，生存就像漂浮的泡沫，随时都
面临死亡，自己并不知道原因。他们在心
理、生理上的反射与文明人是不一样的。
萨满的跳神，在这样的构成里就成了有所
依托的暗示，并不是无所指的神秘。

关：随着 1952 年鄂伦春萨满告别神
坛，狭义的萨满活动逐渐在生活中淡却
了，但作为文明源头的鄂伦春萨满文化，
却依然发生着影响。比如源于萨满文化
信仰的对火神的崇拜，如今就演化为鄂伦
春人一年一度的篝火节。其它的，如呈现
在舞台上的斗熊舞、神曲、萨满服饰、萨满
神舞等等，无不源于萨满文化。它们是现
代文明最具活力的补充性因素。现在国
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非遗传承在整个中
华民族的精神塑造中的作用。关扣尼萨
满现在是我们这个地区仅存的一个萨满，
人们称她是“最后一个萨满”，她已被命名
为萨满舞的传承人。这些年来，她参与了
众多有关萨满仪式重现的拍摄活动，留下
了众多电影和录像镜头，为萨满文化溯源
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此外，其它的
一些如鄂伦春的剪纸、刺绣等非遗传承，
也无不烙着萨满文化的印迹。

唐：你在书中记述的老萨满，现在还
活着的只有关扣尼一个人了，人们称她是

“最后的萨满”。那么，过去当萨满需要什
么条件呢？

关：从现有的资料上归纳，一般来说
有四种方式。一种是老萨满用神验的方
式来选定接班人。老萨满年迈想找接替
人，便把族中的男女青年聚于一室，男坐
南边，女坐北边。老萨满焚香在两炕中间
摇晃，一时香烟弥漫，谁被烟熏发抖，乃至
昏晕，老萨满便选定他当接班人。第二种
是已故萨满“抓”的。某一姓氏老萨满谢
世，氏族中没有能主持大祭的萨满，俗称

“扣了香”的，过若干年，族中有人久病不
愈，突然外出，或去高山，或去大江，过了
一段时间回来便神志清醒，并有当萨满的
愿望，便被认为是成了神的老萨满抓的。
第三种是孩童得了重病，经许愿病愈后当
萨满侍候神祖，如孩童病愈，便可随老萨
满而去，学萨满。关扣尼就是这样成为萨
满的。第四种是由族人推选。一般都推
选几个品貌端正、口齿伶俐、敏慧好学的
青年跟本姓萨满学，学习优者，并通过了
考验，如“奥云”（指萨满旋天术）等，并通
过“抬神”仪式，方能成为氏族公认的神职
萨满。各民族萨满传承都有具体的方
式。鄂伦春多是第三种方式，是一种接近
原始形态的方式。

萨满：鄂伦春先民的智者
鄂伦春民俗学者关小云访谈录

唐 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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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青冈县，是非铁路沿线。建
国前这里世代城镇居民，都依靠柴草生火
做饭、取暖来维持生活。大约在 1952年，
经国家批准，开始供应煤炭指标，从此结
束了千百年烧柴火的历史。

先是县成立煤炭公司，下设一个煤炭
营业部，之后，煤炭公司又与派出所配合，
按城镇户籍人口，发每户不等的《供应
本》。然后各家就持这个《供应本》开始买
煤了。

那时买煤，碰见一件难事，就是没有
运输工具，家家为此事犯愁，我家是双职
工，整天忙忙碌碌，只顾工作，家里啥工具
都没有。于是我去亲属家借手推车，一次
去亲属家正在使用，二次去借等明天再
用。没办法，我骑自行车去煤炭营业部，
先看看有没有煤，啥质量，然后再决定，

到那一看，煤的质量较好，看买煤人
员很多，都抢占煤堆，这时煤堆已抢光了，
无奈回家了。到家后老伴问我：“怎么没
有买回煤呢？”我看了看她说：“买煤的
人比煤还多，再去买煤得多去人，一人
抢占煤堆，一人开票交钱，还得带着手

推车……”老伴一听说：“这花钱买煤，该
有多么难啊！”

很快就要到年关了。一天，我和老伴
从亲属那儿借来手推车，冒着刺骨的寒
风，头发都成了白霜，气吁吁地到达了营
业部。只见一名营业员，从窗口探出脑
袋，大声喊：“没有煤了。”这算是一个不错
的交代，有时一天也不开门，也不出来吱
一声，许多人白白的排队，一整夜的守候，
带着星光来，拌着星光走在归家路。

没有买到煤，心如刀绞，焦急万分。
我和老伴商量，明日得早起去排队，捞个
好号头。于是这一天半夜起来，我推着手
推车，她在后边紧随，我俩在漆黑的深夜，
深一脚浅一脚，走有半个小时到了营业
部。天快亮了，我排中间，前面有七八个
人，这时老伴和我说：“我在这排号，你去
现场看看，有没有好煤。”我嗯了一声就走
了。到现场一看，竟剩下点大头煤，我同
一起买煤的顾客，在一起议论着：“这煤看
着有块，内有夹板石不好烧呀。”我虽然觉
得有点不顺心，但春节要到了，没有煤烧
那怎么办呢？我走向老伴跟前，向她做了

“汇报”，她想了想便说：“煤质量差些，就
差些吧，买吧……“不然我们俩起五更爬
半夜来，挨冷受冻不就白遭罪了。”就这样
买了 200斤大头煤，我推着手推车，老伴
拉外套，我俩弄得手指发黑，脸上都挂一
层黑灰，一路上风尘仆仆急奔家中。

想起昔日买煤那件闹心事，让人有些
心酸，现如今我的家乡也发生深刻的变
化。从烧柴火到烧煤，烧煤再到烧气，再
到取暖集中供热，真让人感慨万千。

那个年代买煤闹心事
王学民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报告：目前世界上每分钟
有 1种植物灭绝,每天有 1种动物灭绝,这种远远高于自然的

“本底灭绝”速率上千倍的局面是有关地球生命生存状况与
质量的严峻警告!我认为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早些年，
在乌苏里江畔的莽原和完达山余脉的林间，经常会见到三
五成群，几十只成群的乌鸡这种鸟类，如今人们再也难觅其
踪了。短短几十年间，森林里这种生性好斗的乌鸡人们已
经没有眼福见到，只能成为山里人美好的记忆。

饶河县陈德新老人回忆，十一岁那年，即上世纪四十年
代后期，他家住在挠力河北一个叫四平山的小屯里。秋天
割庄稼时按双目失明的外祖父指教的方法，在离家约百十
米的大地里扎过一个专门捕捉乌鸡的“乌鸡窖”。

这东西很简单，在收割完庄稼的地里先挖一个直径约
一米多的形环沟，然后将高粱秸栽埋沟内。在一米高左右
的地方，内外用几根高粱秸横梁捆扎牢固，约一人高即可。
多余部分用镰刀削去，然后在扎蓬上插些苫房草，让草向内
倾斜，这样窖子上面就巧妙地被草遮蔽住了。在圆形窖子
中心插一个高出苇箔的棍子，棍子上端绑两棵高粱穗和玉
米穗，乌鸡窖便大功告成。

当他们忙着扎窖子的时候，不时见有乌鸡从头顶飞过，
不知它们是来侦查打探的，还是急着要往窖子里钻？看到
这情景就更促使他们尽快地将窖子搭建好。天近傍晚，他
和哥哥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躲在房后土围墙的缺口处静观
四面八方向窖子飞拢来的乌鸡，不管来的是大群还是小群
竟然可以一个不剩的落入窖内，有时来了一、二十个的大
群，上面的在空中抖落着翅膀，等待着下面的伙伴纷纷落进
去后，腾出位子它们再当仁不让地紧随其后落进去，全然不
知这是人类为其设下的陷阱。

就在此时，林子里过来一辆三马挂着铃铛的花轱辘车，
还跟了三只狗。这狗老远就察觉出了异常直奔窖子而去，
待他们回过神来狗已经钻进窖子里了。哥俩跑近窖子时，
乌鸡像放鸽子一般，从窖里惊飞出来，有些似飞似跑的在地
上翻滚奔逃。乌鸡窖早已被狗钻出一个大窟窿，只见窖里
翻滚着许多乌鸡，多数是由于半空中坠落下来时相互踩踏
造成，大都半死半活了，窖子外面有些还在滚爬。他和哥哥
将狗驱赶后，拿着麻袋少说也捡拾了三十多只战利品，哥俩
费劲巴力地用麻袋往家拽了两趟。此后的若干年，陈德新
老人再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乌鸡。

据 1984年出版的《长白山西南坡野生经济动物志》记
载，乌鸡学名为黑琴鸡，黑琴鸡属中等体型的鸟类，雄鸡体
长与家鸡差不多，重约 1600克，雌鸡的体型比雄鸡略轻些，
与雌野鸡的样子颇为相像。雄鸡和雌鸡差异非常明显，雄
鸡全身羽毛呈黑色，并闪着蓝绿色金属光泽 ，尤其是颈部
更为明亮。翅膀上有一个白色的斑块，称为羽镜。别致的

是它的 18枚黑褐色的尾羽，最外侧的三对特别延长并呈镰
刀状向外弯曲，与西洋古琴的形状十分相似，所以得到黑琴
鸡的美称。

黑琴鸡特别喜欢在落叶松林、樟子松林及其他阔叶林
组成的混交林中活动。它们常成群活动，每群由几只，几十
只，甚至上百只组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学者考证曾在乌
苏里江地区发现百只以上的大群。

黑琴鸡善跑，飞行时呈直线，但飞行距离相对较短。乌
鸡天生犯傻，警觉性难以令人恭维。当它栖息在树上时人
走到树下也不飞走，这就难免要遭致黑手了。而野雉的警
惕距离远在三十米之外，不待人近前早逃之夭夭了，这也是
野雉至今得以繁衍生息的重要因素。黑琴鸡夏季在巢区附
近的地面活动，有时也到树上，故民间有“乌鸡上树”之说。
雌鸟在孵化时很恋巢，人走到它跟前也不出窝，甚至和人格
斗，直至把人逐去才算罢休。早年心怀叵测的山人就采用
网罩捕捉的方法连卵一窝端了。黑琴鸡善于鸣叫，雄鸡能
颤动整个身体，发出一连串类似于吹水泡和拉风箱的美妙
歌声。

黑琴鸡的食物主要源自各种乔、灌木的嫩枝、嫩芽、浆
果、花和种子，像桦树、柳树、杨树、忍冬、草莓、刺玫、蒲公
英、草籽等，同时也吃一些昆虫和蚂蚁卵等多种动物性食
物。

漫长的冬季来临，大雪封山，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黑
琴鸡仍游荡在河畔和山谷之间。它们黑色的羽毛能大量地
吸收太阳的光热，增加御寒能力。平时它们很少活动，只在
下午二、三时阳光充足时到食物丰盛的山谷地带觅食。黄
昏时刻便在雪地上用爪子扒出一个可以容身的雪窝，挡住
凛冽的寒风。这也是它们对恶劣环境的绝妙适应。

但就是这种奇特无比的黑琴鸡，仅几十年间就在我省
东部地区销声匿迹了。据我们在黑琴鸡栖息地乌苏里江
畔、完达山余脉考察，八十年代初，虎林广播站的尹君先生
在阿布沁河一带架设广播线路时，曾在野外的树上发现过
两三只乌鸡，他惊喜地呼喊着“乌鸡上树”，许多同事都看到
了。同一时期，曾有人目击在虎头镇月牙村的北甸子里，一
位猎手拿猎枪从树上打下两只乌鸡，那时猎枪尚未被收
缴。虎头镇独木河村的村民则向我讲述了好多有关乌鸡的
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这个靠山的村子周围频频有乌鸡出
没，一次，在甸子里割草时惊起一只乌鸡“图噜噜”地飞到了
林边的树上，他们就悄悄攀上树去，趁其不备竟然用镰刀将
乌鸡搂下树来。若使用猎枪的话犹如探囊取物一般，因为
乌鸡这种鸟实在太傻了！

以放山为生的周辉成老人说：早年听老辈人讲曾在庄
稼收割后的田边地头扎过“乌鸡圈”（圈音读卷），这个乌鸡
圈与前边提到的“乌鸡窖”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在田间打上
简单的木桩，用柳条或荆条当杖子，夹一个曲折迂回的过道
能容乌鸡进去，圈里稍宽敞处撒进些玉米棒子、谷穗、高粱
穗为诱饵，乌鸡寻着诱饵一旦钻进这个迷魂阵，吃饱喝足后
就再也难以找到归路，只能焦急地在圈里转来转去，期望能
从杖子空隙钻出去。由于乌鸡体型偏大过于笨拙，不会像
其它鸟类垂直起飞，即便这个圈（音卷）露天敞开着，乌鸡也
难以跳脱罗网，最终成为山里人餐桌上的美食。

1989 年 10 月 1 日，我国颁布了首部《野生动物保护
法》，黑琴鸡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遗憾的是此时乌鸡
已在黑龙江东部地区消失不见了。

完达山一带乌鸡的消逝给人类再次敲响了警钟。人类
过度滥猎无疑导致了这种鸟类在东部地区的消失。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我省大兴安岭地区的黑琴鸡幸存
了下来，其种群密度每公顷虽然仅有 0.00035只，但毕竟得
到了当地政府的有效保护。

消逝的乌鸡
王爱平每年五一小长假，我都会从工作的黑河回

故乡嫩江，往来一回走黑嫩公路。黑嫩公路是
一条古驿道。据史书记载，从元代开始，它一直
是联系边疆和内地的纽带，尤其是清初在驿道
设置驿站，为抗击沙俄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散落了老站、二站、三站、四站这些镌刻着
历史痕迹的地名，在驿站居住三百多年站上人
是这片土地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这个季节是站上人春整地和播小麦的时
候。春天就是播种的季节，就是希望，只不过现
在是农机合作社，是现代化的大马力机械作
业。然而在七十多年前，站上人支持抗联战士
打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条古驿道上留下了他们
的英雄事迹和壮丽诗行。

车行大岭后，我想起了陈雷回忆录《征途岁
月》中记载的一段站上人支援抗联部队的往
事。当年，在大岭至塔溪中间有石头里湾子、十
五里湾子、十八里湾子、二十里湾子等小屯，其
中十五里湾子屯是第一个掩护抗联部队的地
方。大约是 1938年 2月份，春节前夕，东北抗联
西北临时指挥部组织部队北上，由原抗联 3军 3
师师长张光迪任一支队支队长，陈雷负责政治
工作。其任务就是选择北满省委及抗联第三路
军指挥部的“落脚点”，即根据地。但一支队在
塔溪境内的松木山（即松木砬子）被日伪军包
围，损失惨重。激战中，支队长张光迪负伤。朝
鲜族机枪射手安英同志为掩护部队撤退牺牲，
陈雷后曾写诗纪念，《松门山》写道：“翘首松门
雪海风，远来游击嫩江东。黎明鏖战弥烟雾，银
岭驱倭试剑锋。消灭贼奴心与共，争存鲜汉志
相同。安君热血浇荒野，朵朵鹃花火样红。”

部队突围以后，一支队继续北进，在十五里
湾子屯受到热情接待。十五里湾子屯群众是站
上人后代，他们热情好客，尤其知道这支队伍是
抗联部队后，杀猪杀鸡招待这些被日伪军追击
的战士。吃过饭后，为了不给百姓添麻烦，战士
们都在院子里的草堆里休息，陈雷居住的那户
老大娘坚持不肯让他们在外面过夜，连拉带拽
把他们让到了屋里炕上，和大家一直唠到深夜，
第二天依依惜别。在十五里湾子屯的寒冬夜晚
难忘，陈雷写下了《进驻十五里湾前后》诗：“雪
光朝映兮眼难张，朔风狂作兮足彷徨。空山寂
寂兮人声渺，忽得雪径兮指迷茫。跨重山兮步
轻，夕阳将下兮急行。十五里湾兮犬吠，站上人
见兮目惊。农家主妇兮胆识高，殷切动问兮慰
英豪，战士鼾声兮出灶侧，老妪怜人兮内心焦。
一觉醒来兮东方白，谢主人兮动情怀。相知心
兮如日月，约凯旋兮再归来。”

一支队随后北撤到蔺家屯、杨树屯一带，同
样受到当地站上人的热情接待。当时，部队突
围时战马损失殆尽，无坐骑可乘，日伪军又出动
侦察飞机，追兵很快就会到达蔺家屯等地。激
战中张光迪等人负伤，只能快速离开嫩江，甩开
日伪军的追击。蔺家屯等几个村屯为部队筹
粮，选派几辆马爬犁，沿小道雪地拉荒二三百里
地，送到黑龙江畔，由上马场撤到了苏联境内。
据嫩江学者王国华考证，这个过程是嫩江县直
接掩护抗联整建制部队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
一次，最冒危险的一次。

车行过四站塔溪、沐河、石头沟子这些老村
屯后，便到了五站科洛，科洛现为镇政府所在
地，因科洛河得名。目前，科洛河上正在修建第
二座新的大桥，一派繁忙景象。在戎马倥偬的
抗联年代，蜿蜒流淌的科洛河留下了陈雷的诗
句。《科勒河上遇战友》写道：“进兵朝阳旅春华，
草木峥嵘阅军家。隔河相逢恨臂短，中流共筏
笑语哗。漫览江葱萋两岸，时摘野菜选新芽。
科勒源头当饮马，且随流水去天涯。”从诗中可
以看出，描写的是江葱连岸、野菜发芽的初春时
节，当时抗联战士们精神抖擞、以苦为乐、斗志
昂扬。

七十多年光阴荏苒，如今，古驿道已建成了
高等级的白色路面，十五里湾子等小屯也早已
撤并，无遗迹可寻。然而，站上人支援抗联的鱼
水深情、抗联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那些
征战中的诗句却一直在古驿道传颂，时刻让人
铭记着那段难忘的征途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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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力楞里的萨满


